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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滩，海关大楼的钟敲了 94 年。6
月 1 日零点的钟声格外穿透人心。

当 12 响浑厚的钟声穿过灯火通明的

群楼，越过滔滔不绝的黄浦江时，重回外滩

的人们驻足静听。紧随其后的，是汽车疯狂

的鸣笛，和人群的欢呼雀跃。在外环，庆祝

解封的烟花冲上天空，发出阵阵巨响。脚步

踢踏，车轮滚动，连跨江大桥都有些震颤。

这 一 刻 ， 上 海 的 无 数 双 耳 朵 等 了 两

个月。

6 月 1 日零时起，上海有序恢复住宅小

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但上

海何时能完全恢复，似乎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上海的很多地方，消化过去两个月

里积攒的问题，成了当下很重要的事。封控

期间未能就诊的病人走进医院，无法治病

的宠物涌向宠物医院，无人照料的租摆植

物枯萎待换，新长两个月的头发要剪，关店

两个月的损失要补，对这座城市的信心，还

要一点点找回来。

最近，上海几个区陆续出现社会面阳

性感染者。“疫情反弹风险依然存在。”在 6
月 3 日下午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说，“我

们仍需时刻保持警醒。”

钟声起，钟声落，悲喜交集

这是自 1843 年开埠以来，大上海没经

历过的。“她生病了，病得还不轻。”一个市

民说。

两个月前，浦东与浦西相继封控，一座

集聚 2500 万人的城市，不再风云际会、车

水马龙、人声鼎沸、酒绿灯红，仿佛一切都

停下脚步，唯独海关大楼的钟声照常响起，

日夜不停。

3 月 31 日 夜 晚 ， 一 名 34 岁 的 保 安 在

外滩遇到了一个喝得烂醉的人，爱喝酒的

他想，这也许是那个男人封控前的最后一

顿酒。

那一夜过后，这条上海最繁华的街道

上，仅剩下像他一样执勤的安保等工作人

员。他的目光能透过光秃秃的景观树，和

空空的街道，从路这头望到路那头。那些

天，他很少在这条街上见到其他人。时常

陪伴他的，是海关大楼整点敲钟时响起的

《东方红》。

住在虹口区、静安区的一些居民，也能

听到黄浦区传来的钟声。“原先，我的住处

是听不见的。现在是那么静，静得人心里发

慌，静得人心里害怕。”一位虹口区的居民

说，每天清晨唤醒他的，不是黄浦江上的船

鸣，不是豆浆油条的香味，而是那钟声。

4 月，一位生活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年

轻人每天定 3 个闹钟抢菜。在一些小区，

几 乎 从 现 代 生 活 中 消 失 的 “ 以 物 易 物 ”，

成为一种常态，有人拿出咖啡、酒，换回

蔬菜、鸡蛋。

烟、酒、可乐，一度成为奢侈品，也是稀

缺品。

4 月初的一个夜晚，一名骑手敲着一

家 玻 璃 门 紧 闭 的 烟 酒 专 卖 店 ， 询 问 卖 不

卖 酒 ， 有 人 托 他 买 ， 价 钱 好 商 量 。 在 一

些 开 门 营 业 的 加 油 站 ， 销 售 最 火 爆 的 并

不 是 汽 油 或 柴 油 ， 而 是 一 条 条 香 烟 ， 排

队 买 烟 的 队 伍 常 能 有 十 余 米 ， 而 加 油 的

汽车寥寥无几。

足不出户的日子里，很多人重温了歌

曲 《上海滩》 和电视剧 《上海滩》。在网

易云音乐这首歌的评论区，一位当时正经

历 隔 离 的 人 留 言 ：“ 想 起 上 海 之 前 的 热

闹，看到今天外面的冷清，我也突然想听

这 首 歌 。” 也 有 人 说 ：“ 我 已 40 天 没 出

门，但我仍然无比热爱这座城市。现在阳

性病例已突破 50 万，但每天新增已从近 3
万降到 1 万。”

有人祈愿：“上海早日走出疫情阴影。

仍愿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够。”

当 外 滩 的 那 名 保 安 再 一 次 碰 到 醉 汉

时 ，已 是 5 月 下 旬 ，两 个 拎 着 酒 瓶 的 外 国

人，摇摇晃晃地从他面前经过。那时，步行

街两旁的树已枝繁叶盛，许久不见的烟头

又在路上出现了。“好呀！”他感慨，上海快

回来了。

5 月 23 日 ，上 海 4 条 地 铁 线 路 首 先 恢

复运营的第二天，外滩附近就喧闹起来。一

辆老年三轮摩托车疯狂鸣笛，从有少量行

人散步的四川中路上疾驰而过。一位华东

师 范 大 学 中 文 系 的 教 师 坐 地 铁 到 南 京 东

路，在略显萧条的街上拍照留念。那时，步

行街上的绝大多数店铺尚未开门，只有不

多的人闲逛。

“高兴又心酸。”那位教师说，她想念外

滩汹涌的人潮，想念和平饭店老年爵士乐

团的演出。

这位上海本地阿姨乘坐地铁回家的路

上，遇到一名正要离沪返乡的女孩儿，女孩

儿向她倾诉了在上海的遭遇。她看到女孩

儿眼里盈满泪水，即将带着行李箱、一盆陪

伴多年的兰草，以及对上海复杂的心情离

开。那时，离沪列车渐多，公共交通尚未完

全恢复，每天都有人步行或骑行十余公里，

赶往虹桥火车站。

女孩儿告诉她，自己忙碌半个月才拿

到返乡证明和出小区的许可，又历经波折

抢到车票，如今手机快没电了，还要在火车

站地下车库睡一晚才能赶车。她把自己的

充电宝送给了女孩儿。

“希望陌生的异乡人不要对我的城市

失望，她只是暂时病了。”她说。

在 5 月的尾巴上，在院的新冠病人越

来越少，上海市“封控区”数量也一降再降。

在外滩，偶尔有摩托机车轰鸣而过，把路边

骑共享单车的人吓了一跳；一些年轻人带

着西瓜、滑板、香槟，走出小区，在苏州河畔

的空地上相聚，对饮。

人们开始尝试慢慢回到原来的轨道。

6 月 1 日这天，75 岁的上海老人林静秋

的第一件事是去儿子家陪小孙子下跳棋，

直到傍晚时分才离开去外滩闲逛。这样平

淡无奇的自由生活，她已两个月没经历过。

她还特意去瞻仰了上海解放后第一任市长

陈毅的雕像。她看到外滩像过节一样热闹，

十字路口人潮汹涌，黄浦江畔的台阶上坐

满了人。

她把外滩比作上海的“会客厅”，看着

“会客厅”渐渐恢复昔日光彩，心里暗自高

兴。因为外滩，也是她的“老家”。

她的祖辈曾从宁波到此经商，在南京

东路附近买房开店，在河南中路 466 弄开

过一家寿衣店。她在外滩度过了童年时光，

1966 年从上海第六女子中学毕业 。她说，

如今的上海新世界大丸百货，就是在她家

老宅旧址上造起来的。

上海解封的第二天，林静秋重回苏州

河畔的梦清园公园，与阔别已久的老姐妹

相见，并续上了 10 余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晨

练。常年在梦清园吹萨克斯、已鬓发斑白的

老人带着他的乐器、乐谱也回来了，梳着大

背头，戴着金框眼镜，穿着西裤和皮鞋。老

人吹了一首在疫情期间传唱颇广的歌——

《这世界那么多人》。

在苏州河边，她看到穿着布鞋，带着靠

椅和午餐的老人，在昌化路桥上放风筝。往

年 的 6 月 ，每 逢 端 午 ，苏 州 河 里 会 赛 起 龙

舟，如今只有河水流淌。

不过，上海确实正在恢复，这一点儿，

从生活垃圾的处置量上也看得出来。

上 海 环 境 物 流 有 限 公 司 徐 浦 基 地 承

担 了 上 海 市 市 区 70%的 生 活 垃 圾 转 运 工

作 。 3 月 ， 基 地 的 日 均 普 通 生 活 垃 圾 处

置 量 为 3924 吨 ， 4 月 降 到 日 均 2852 吨 ，

日 处 理 普 通 生 活 垃 圾 的 最 低 值 出 现 在 4
月 6 日 ， 为 2114 吨 ， 等 到 5 月 ， 日 均 处

置量回到 3910 吨。

最近，一个高峰值出现了，6 月 2 日这

天，普通生活垃圾量达到了 4979 吨。与此

同时，另一项数据则持续走低。

“ 疫 情 可 控 以 后 ，专 项 垃 圾 就 在 走 下

坡 路 。”徐 浦 基 地 负 责 人 杨 青 青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这 些 专 项 垃 圾 主 要 是 来

自于封控区的生活垃圾。专项垃圾处置量

的单日峰值曾出现在 4 月 25 日，达到 900
吨，6 月 2 日这天的统计数据显示，已经降

至 165 吨。

“回来”的，不止生活垃圾。“打虎”也回

来了，6 月 1 日，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张本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6 月 2 日，

上 海 市 第 三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 ，发 布 了 6 起 环 境 污 染 防 治 典 型 案 例 。

“酒驾”也回来了，6 月 3 日，上海交警查了

70 起酒驾、845 起客车载货。

当城市重启时，一家上海的园艺公司

发现，许多工作等着他们去做。疫情期间，

这座大都市里的办公楼、商店等地方，大量

的租摆植物无人管理，有的枝枯叶败，有的

奄奄一息，有的需要修剪。

在一些林荫道上，由于长时间得不到

清洗，脚下的路常是黏的。一名环卫工人

笑着说，他从没见过街边草坪里的草，像

今年一样长到齐膝深。往年春天，割草机

一周就会修剪一次草坪，那些草顶多没过

脚背。

解封之后，从小区走到街上，复旦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青年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王放有一种恍惚的感觉，“过去的这两个

月，光看这个街景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一样。”但他知道，城市景观的恢复是很

快的，有一些东西可能需要花更长的时间

去恢复。

被封控在小区的这个春天，他曾转遍

小区，发现蜻蜓、萤火虫、水黾消失了，

蟾蜍、青蛙、蝌蚪，少了。而在结束大规

模的消杀之后的 15 天时间里，他又发现

了新的蝌蚪，但对空气污染更敏感的萤火

虫仍未出现。

从他的团队在上海野外布置的红外相

机来看，很多城市公园里的野生动物数量

减少了，但它们的活动时间因为人的消失

更灵活了，常被认为是夜行动物的黄鼠狼

和貉，在白天大摇大摆地出来活动、觅食。

“城市动物跟人的关系会更复杂。”王

放说，“很多时候其实是人的活动在支撑它

们的存在。”与此同时，他们的红外相机还

曾多次拍到流浪狗组成一群，扑击野猫，有

貉也曾被流浪狗杀死。

上海解封之后，市民关于貉的投诉增

多了，“这些野生动物怎么就这么大胆地到

处闯，你们能不能来管一下？”

封城期间，小貉会经历出生、长大、探

索城市的过程。而这期间，城市看起来很安

静很自然，人和车都少了。但人类提供的食

物也在减少，它们被迫到更大的范围去活

动，去花园，甚至商业区。

王放觉得，市民需要去理解野生动物。

它们也得调整，得回到晚上活动，得重新躲

藏起来。“城市并不是一直封成那个样子。”

病人来，病人去，继续治愈

5 月 27 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

仁济医院东院 （以下简称：仁济东院） 急

诊科副主任刘黎结束了闭环管理，回到家

中。儿子担心妈妈不过只是回来一下，又

要走。当明确妈妈上了班还能再回家时，

他开心了。

两个月未见，离开时刚领回的小奶猫

已经长大，宠物狗见到刘黎回来时，先是愣

了一会儿，而后又亲热起来。

丈夫烧了一桌子菜，鸽子、带鱼、奶油

蘑菇汤等，还拍了一张照片发在小区楼栋

微信群里，邻居很敏感地判断出来，“是不

是你家属回来了”。在经历过一场疫情风暴

后，一家三口，终于有机会坐下来，安安心

心吃顿饭。

从那天起，刘黎渐渐找回不仅属于医

生、还有属于妻子和母亲的家庭日常。那

些譬如买菜、吸尘、拖地等家务事，原来

她都很不喜欢做。刘黎说，当经历过两个

月闭环生活之后，原来很日常的事情，变

得奢侈起来。“现在能去做了，其实心里

还蛮开心的。”

6 月 1 日 早 上 ，刘 黎 从 家 到 医 院 的 路

上，想找一辆共享单车来骑，但没找到。“路

上好多人。”她说，“碰到的所有人好像都是

挺开心的样子，终于可以自由出入了。”

而在仁济东院急诊室，也有许多变化

正在发生。

急诊室留观区逐渐恢复了秩序，为病

人和家属增加了一个个小隔间；滞留在二

楼病房的大部分病人都回了家，新的住院

病人多了起来；临时抽调来支援的部分医

生撤了回去，也留了部分医生像往常一样

在急诊工作；急诊为自行挂号的病人重新

排了专门看诊的医生。

但最近刘黎察觉到，一些炎症性感染

病人的数量，要比往年同期多，其中一部分

是由于“封控期间一直没来医院”而积攒下

的病人。

“ 我 们 这 两 天 碰 到 几 个 肝 脓 肿 的（病

人），肺部感染，变成肺脓肿。”刘黎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其中让她印象深刻的一

位，是一名建筑工人。起初，发烧、咳嗽，没

到医院看，自己弄点药吃。“屏（撑）一屏，

延误了治疗时间。屏不住再来看，（肺部感

染）相对比较重了。”

她最近还碰到一位糖尿病病人，平时

一直打胰岛素，但疫情期间被封控在单位，

而单位没有胰岛素，他也没能及时买到药。

“然后血糖特别高，酮症酸中毒送过来的。”

刘黎说，“他还没完全好，又急着出院，因为

他要复工复产，想要回去上班。”

类似的事情，还发生在林静秋的亲戚

身上。

去年查出肺癌晚期的亲戚，原本在 4
月 初 准 备 做 第 4 次 化 疗 。“ 没 想 到 一 封 ，

两 岸 不 是 一 个 星 期 停 摆 ， 而 是 足 足 两 个

月。”林静秋说，“由于交通堵塞，他需要

用 的 药 ， 运 不 过 来 。 直 到 5 月 底 ，（医

院） 才通知说，这个药运进来了。”第 4
次化疗最终在 5 月底完成，“好在这个期

间，病情没有明显恶化。”

连宠物医院都忙着处理攒了两个月的

工作。

上海芭芭拉宠物医院院长王琦告诉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近期入院就医的宠物数

量 增 加 了 至 少 一 倍 ，“ 我 们 原 来 一 天 接 诊

30 例左右，现在可能 60 例。主要是做绝育

和打疫苗。”

在仁济东院急诊室，由 120 救护车送

来的一类病人（濒危病人）就诊量没有明显

的 下 降，自 行 前 来 就 诊 的 二 类、三 类 病 人

（危重、急症病人）多了起来。尽管前来就诊

的病人总量比疫情严重时多了，但脱下“大

白”、换上蓝色隔离服的医护人员们，能够

更轻松、更迅速、更持久地应对了。

上 海 120 救 护 车 司 机 陶 炜 也 脱 下 了

“大白”。“解封后，120 基本已经回归正常

了。”陶炜说，出车量也回到了疫情前，只是

送去医院的急救病人以老年人偏多，还有

封控期间不能就医的病人。最近，他每次送

病人到医院时，都看到一些三甲医院门庭

若市。

如果从仁济东院的门急诊就诊量上来

看，目前基本恢复到疫情之前的平均水平。

但从整个上海的情况来看，因疫情处置工

作的需要，进入 6 月以后，仍有包括浦东医

院、周浦医院在内的 25 家医疗机构暂停部

分医疗服务。

上海重启的前一天，上海最大的方舱

医院国家会展中心（上海）方舱关闭。而在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方舱医院，新冠病人

的隔离救治至今没停。

自 3 月 31 日开舱收治第一个病人，至

6 月 6 日已有 67 天，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方舱医院累计收治 47722 位新冠患者，这

占上海本轮疫情新冠病毒感染者总数的十

三分之一。

坐镇在此的，是仁济医院的医疗管理

团队，总指挥是仁济医院党委书记郑军华，

他曾是 2020 年上海市第一批援鄂医疗队

队长。近期，他送走了湖北、天津、江西等七

省的援沪医疗队，迎来了上海市第一人民

医院、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等医院的 766
名本地医务人员。

这些选择“继续治愈”的医护人员，并

未能在上海解封后，与家人团聚。

他们仍然保持着每天“两点一线”的生

活，早 上 从 闭 环 的 驻 地 出 发 ，到 新 国 博 方

舱，晚上再回到驻地。路上，仁济医院呼吸

科副主任医师郑宇会路过家，他常透过车

窗，与站在阳台上的女儿远远地挥手。那隔

窗相望的瞬间，是他离家两个多月的日子

里聊以慰藉的时刻。

在绝大多数方舱医院陆续休舱后，这

支医疗队将战斗到 6 月中旬，继续治疗在

院病人，并应对局部疫情的零星病人。而此

前在 5 月 25 日选择关舱的世博方舱，正在

修缮改建，未来作为常态化保留的方舱之

一，继续存在。

上海这场疫情随着倒春寒而来，在立

夏后慢慢消退。

6 月 6 日上午，上海市卫健委通报的数

据显示，整个上海市仍有 523 名确诊病例

在院治疗，其中重型 28 例，危重型 20 例。这

一天，上海新增本土确诊病例 4 例，无症状

感染者 4 例，出院出舱病人 1298 例。其中，

新国博方舱医院这天有 313 人出舱。

最近，送往方舱内的盒饭，一天比一

天少；送到舱外的医疗垃圾，也一天比一

天少。

随着方舱医院、定点医院的逐步关停，

上海市产生的医疗废弃物数量也从高峰期

的 1407 吨，下降到 6 月 5 日的 583 吨。

“虽然（应急响应）等级没变，但是离三

级响应临界线的 555 吨也是越来越近了。”

上海市固体废物处置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

负 责 人 阮 剑 波 告 诉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

“当时做预案的时候，觉得 555 吨都不可能

发 生 ，但 是 没 想 到 一 下 子 就 很 快 突 破 了

1000 吨。”

尽管医废产量巨大，处置的问题并不

大，而当时最大的问题在运输。

“我们平时只有这些常规的医院，设定

好 路 线，但 现 在 等 于 全 部 推 翻 了 ，最 多 时

200 多个方舱。”阮剑波说，在重新规划运

输线路的基础上，后续又调来 100 多辆车

与相应的人手用于医废转运。

本轮疫情期间，上海市医废量在 4 月

14 日 首 次 突 破 1000 吨 ，10 天 之 后 达 到

1407 吨的最高峰。医废量再次降到 1000 吨

以下时，已是 5 月 20 日。其中，由于上海实

行封控管理，普通医院的常规医废在 4 月 4
日这天降到了低谷，只有 100 吨，上海解封

之后，常规医废量也逐步回升。

随着正常生活秩序的恢复，阮剑波发

现，他们在医废运输上遇到另一个问题：转

运车会堵在路上。司机们没办法再像 6 月

前那样，一路畅通。

并 不 是 所 有 事 情 都 能 很 快 回 到 疫 情

之前。

自 5 月初以来，仁济东院急诊室就没

再出现过阳性病人，但对“阳性病人出现”

的担忧还在。“大家防护等级都降下来了，

留观室（人员）相对比较密集，会担心再出

现一个阳性的病人。”刘黎说，为没有“核酸

检测阴性报告”的病人设置缓冲区，这样的

措施，将在未来的一段时间继续保留。

为了应对零星的新冠感染者中可能存

在的精神病人，新冠肺炎定点医院也配备

了精神卫生的专业队伍。这样的措施，也将

过渡到常态化的疫情防控中去。

“短期内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刘黎觉

得，“疫情造成的影响可能不是两个月就能

解决的，而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包括对

人的生活状态的影响。”急诊室，也还需要

时间，慢慢向疫情之前的状态过渡。

转千弯，转千滩，小心翼翼

上海人近来常自问：解封后的上海，还

能回到从前吗？

“社会生活完全恢复，包括人的心理，

至少还需要 1 年以上。”林静秋说。年过古

稀的她一生中经历过太多事，却很少有像

过 去 这 段 日 子 一 般 。两 个 多 月 里 ，她 做 过

35 次核酸检测，50 余次抗原检测。

最困难的是 4 月中旬，她与老伴儿两

人在家，只剩下几斤米，两袋面，曾连续 10
天晚上吃的是面疙瘩汤。她从未见过一个

物资如此紧张的上海。

解 封 后 ，林 静 秋 心 里 仍 有 一 种 不 踏

实 的 感 觉 ，“ 社 会 上 有 人 提 醒 ，米 油 菜 还

得囤”。

不少人在解封之后，生活在“小区会不

会再次被封”的恐惧之中，日子也过得小心

翼翼。

6 月 1 日之后，因上海社会面出现零星

的本土确诊病例，一些小区刚刚解封，再次

被封。6 月 5 日，宝山区一名 27 岁的女性确

诊新冠肺炎，她所住的天馨花园小区原本

在 5 月 15 日就被划定为防范区，如今被划

定为中风险地区，该小区约 8200 人再次进

入封闭管理状态。

这正是血透病人赵勇担忧的。

如今，住在浦东新区的他，生活和就医

都在慢慢回到从前的样子。

“门口的菜场都开了。青菜 4 元一斤，

之 前 最 高 的 时 候 15（元）、20（元）。”赵 勇

说，他从 6 月 2 日起，回到了位于仁济医院

西院区的血透室，进行一周三次、每次 4 个

小时的规律血透。

他不用再去位于曹路镇的浦东医院临

时血透中心，也不用再等待社区不知何时

能派来的车。

由于无法长距离行走，每次外出，他还

是要母亲推轮椅，陪他坐公交。因为去医院

仍需 48 小时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他还是要

每天做核酸以免耽搁血透。而让赵勇唯一

害怕的是，“万一有谁再感染上了，我们又

要封小区了。”他怕再次回到像三四月那般

混乱的时刻。

“一方面是基本的生活需求，另一方面

是就医需求。”上海市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

党支部书记周洲觉得，“这两方面问题如果

能够比较好地解决，能够缓解大部分居民

的一些心理压力。”

6 月 1 日那天，有视频显示：上海市精

神卫生中心门外的马路边，是一眼看不到

头的长队。

类似的情况，在静安区精神卫生中心

也出现过。“6 月 1 日、2 日，我们正常开诊，

都是超过（平时）两倍的门诊量。”周洲告诉

记者，前来就诊的有初诊，也有复诊。“新就

诊病人占 3%左右，其他的都是复诊病人。”

周洲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还

需要政府层面更好地来带领大家，共同提

振信心，恢复正常生活状态，要有比较明

确的进度表，或者明确的部署安排，这样

节奏会更高效。24 小时心理咨询热线要

继续保留，线下面对面心理咨询渠道也要

陆续开放。

也有人没在上海等到 6 月 1 日。

距离 6 月 1 日还剩 3 天时，一对在沪开

肉铺的夫妻决定不再等了，带着还在喝奶

粉的孩子，从上海虹桥火车站离沪回了安

徽老家。其中，孩子的父亲说，他在上海待

了 10 多年，但不敢确定上海六一之后的恢

复状况，而孩子因奶粉购买困难即将断粮。

“还会回来，但要等上海恢复后。”

在 5 月底，一位年轻女性发现自己仍

有“恐慌性囤货”的习惯，“只有 60 个鸡蛋

是不行的，再买 60 个。冷冻室必须填满，否

则要心慌”。解封之后，第一次去超市，面对

满当当的货架，她仍然习惯每样多拿一份。

“也不知道后遗症多久才能好。”

有人解封后则立刻购置一台新冰柜；

有人一有时间就下楼遛弯，生怕突然没机

会出门；有人清晨被喇叭声吵醒，还以为是

居委会喊下楼做核酸，细听才发现是“收旧

彩电冰箱洗衣机”。一些怕断药的人，则排

队到医院复诊，开始囤药。

没解封之前，林静秋担心解封后物价

飞涨，当她解封后走进超市，看到货架上货

源充足价格平稳，她就不再那么害怕。“稳

定了民心。”林静秋说，实际情况比她想象

得好，她开始给家里的冰箱“去库存”，“有

的食品、水果要加快消灭”。

最近，林静秋发现，家附近建筑工地上

复工的吊机响了起来，莫干山路上恢复了

水泥罐车排队的景象，沿街商铺大多开始

营业，家常菜馆、咖啡店也重开店门，理发

店门外有人排队等候。

6 月 1 日 ， 东 方 明 珠 电 视 塔 恢 复 营

业，有数据显示，这一天，上海市大型公

共 建 筑 的 用 电 强 度 也 恢 复 至 3 月 上 旬 的

72%，上海今年首轮集中供地也在儿童节

这天启动，首日拍卖土地总计成交金额达

495 亿元。

住在北京的人发现，能够收到来自上

海的快递；身在上海的人，拿到了刚“封控”

时网购的面粉。

一些东西在慢慢找回，而一些东西则

永远地失去了。

比如，一位安徽来上海打工的农民失

去了一个“最出活的”春天，只干了 10 余天

工，却休息了两个月；比如，一个从新疆来

这里卸货的男人，失去了一份快递装卸工

的工作，还感染了新冠肺炎，花完了身上的

钱，日子需要重头开始；比如，一个河南籍

的卡车司机，也是一个白血病儿童的父亲，

在上海的马路边滞留两个月，直到 6 月 1 日

才重新上路。

一家黄浦区的花店 3 月中下旬开始歇

业，冒险在 5 月 20 日“网络情人节”那天开

门营业。营业前，花店扔掉了枯萎的花，提

前 3 天从云南进购鲜花。那一整天，鲜花订

单“爆单”，店里的员工一刻不停地包扎花

束，忙得连吃饭时间都没有 。尽管如此，5
月 20 日这天，花店的订单数量尚未赶上往

年 5 月 20 日的三分之一。

5 月 2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官网公布

了 《上 海 市 加 快 经 济 恢 复 和 重 振 行 动 方

案》。上海决定实施阶段性缓缴五险一金

和税款、扩大房屋租金减免范围、发放援

企稳岗补贴等八个方面 50 条措施，全力

助企纾困。

6 月 1 日上海启封那天，那家花店准备

了 200 束鲜花，下午就卖没了。但 6 月 1 日

过后，花店的销量不怎么理想，“（与往常）

减少了三分之一”。花店老板发现，街上大

部分的门店都开了，但大家的生意比以前

差一点儿。

“这是个长期战役了。”花店老板说。

4 月和 5 月，本是属于鲜花的季节，在

高架路两旁，月季怒放，却没什么人观赏。

如今，月季花几乎要谢光了。好在那个

人们熟悉的上海正在回来。办公楼里新的

绿萝替换了枯掉的绿萝，路边的花箱换上

新的花草，装饰重回车水马龙的街头。

“失去 2022 年的樱花，不能再错过绣

球花。”6 月，一个年轻姑娘将自己与街

边 绣 球 花 的 合 影 发 在 了 微 博 上 。 她 说 ：

“ 我 能 看 到 路 上 的 情 景 似 乎 没 什 么 变 化 。

但各种限流、场所码、核酸点、不能堂食

的餐饮店、不知道还能不能开门的小店，

又在提醒我，时间带来的改变。”

（文中林静秋为化名）

上海：转千弯，转千滩

5 月 17 日，上海市崇明区，庙镇集贸市场自 5

月 16 日开始实现“有限开放”，菜摊上摆着西红柿、

茄子、青椒等蔬菜。

5 月 28 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些年轻人带着西

瓜、滑板、香槟，在苏州河边小聚。

5 月 27 日，上海市闵行区，在虹桥火车站的

临时安置点，一个男人正在看《一生的旅程》。他在

本轮上海疫情中失业，没钱买票回家，在此暂住。5 月 28 日，上海市黄浦区，一位父亲背着手拿风车的孩子走在外滩附近的马路上。


